
【生活札记】

文 唐秋生（天原二村居民区）

人们看到文章的题目会觉得奇
怪，是不是笔者搞错了，还是辞不
达意。当前，人口老龄化、高龄
化、空巢化形势非常严峻，80 岁
以上及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开
始增多，为老服务也成为突出和
紧迫的问题。政府和有关部门
相继推出为老服务的措施，年轻
人和中年人已是为老服务的主
力军。面对这样一个规模宏大
的老年人群体，如何挖掘人力资
源，开拓为老年人服务的措施，
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目前社
区正在组织身体健康、有奉献精
神的老年志愿者，由老年人为老
年人服务，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不少社区称之为 “老伙伴服
务”，它是由低龄老人为高龄老
人服务，健康老人为患病老人服
务，有家有口老人为独居老人服
务，这就是本文题目“老年人为
老服务”的本意。老伙伴志愿者
通过对老年人的慰问、聊天、照

料等服务，实践证明获得老年人
的赞誉。这项工作尽管尚属初始阶
段，但前景非常广阔。
目前，最广泛的养老方式还是居

家养老，老伙伴服务能满足老年
人不离开熟悉生活环境的需要，
又能享受到较好的社区服务，因
此深受老年人的欢迎。但是，随着
老龄化迅速发展的现状，老年志
愿者的人力资源，已不足以适应
社区服务的要求，需要进一步研
究采取适老的措施。笔者认为，可
将社区中的无业人员、刚退休的
低龄老人等符合条件者开拓成为
开展“储蓄养老”的重要人力资
源。这些人员可以通过“时间储
蓄”方式，为高龄老人服务和照
料，将他们服务的时间，存入居委
会的个人账户，等到他们自己成
为高龄老人后，可根据“储蓄”的
时间，免费接收其他低龄老人的
服务。这种老年人为老年人服务
的方式，既丰富了低龄老人的生
活，又为社区作出了有益的贡
献，这将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老年人为老服务

【灯下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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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村夜话】

我和农村复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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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话中的“吃”

文 应佳如（茅新居民区）

上海话，吴侬软语，一贯以嗲糯
的齿舌音为主。电影、电视剧里的上
海人出场，普通话里总带有那么一
丝丝甜意的尖团音，悠悠地说出来，
让人听着舒服，窝心。
当然也有相声、小品中，用上海话

吵架、理论时，那语速快得就如同炒豆
似的，噼里啪啦的往外蹦的场景。
但是，你知不知道上海话中一

个动词用得很频繁，那就是“吃”。
可能与原住民生活中，重视一

日三餐有关。反正吃字的妙用，在上
海话中，许多动作都可信口张来，用
“吃”表示。

有种“吃”的说法，国人均可理
解。“吃饭”，“吃茶”，“吃老酒”。
普通话里的“喝”在沪语里均可用
“吃”来替代。

有种“吃”的说法，要稍稍转个
弯，才能理解意思。如“吃甜头”
“吃苦头”“吃头势”。此处的
“吃”，并非是真的吃甜吃苦，而是
尝到了事情的甜头或苦头。“吃头
势”是指此人贪心的很，如“迭个人

吃头势结棍，吃心重得来，覅起话伊
了。”
还有一种“吃”，是指完全不用

嘴的动作。“吃生活”，指被责骂。如
小孩在外捣蛋，有人就会说，“当心
回去 ，倷爷娘要请侬吃生活啦，一
顿麻栗子（手指弹头）少不了。”
“吃差价”，指中间商赚取利润。
“吃木梢”指被人捉弄了。“吃憋
了”，完全败下阵来。“吃豆腐”是
指占人便宜，尤其是指调戏妇女。
“吃”还与情感有关。“工作多

得来，我真的吃不消”，是一种感

觉。男生对女生一往情深，可谓是
“吃煞脱侬”，如“迭个人拿小妹吃
得来死脱。”
以上只是笔者作为一个上海

人，对上海话中“吃”字的一点肤浅
的认识与归纳。
当今，有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把带有上海人对“吃”独有理解的
话，喊到了全世界。他就是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在最近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中，面对美方无视外交礼节，咄咄逼

人的态势，杨洁篪用略带上海味道
的普通话，掷地有声地说出了这段
话：“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
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与中国
打交道就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
行。历史会证明对中国采取卡脖子
的办法，最后受损的是自己。”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这句带

有上海味道的普通话，立刻走红全
世界。它很严肃地向美方上了一课：
世界各国都应该是平视的，互相尊
重的，这句话，真真正正的让世界听
到了中国的声音。

卖旧货
文 金泰康（锦苑居民区）

新中国建立之初，物资匮乏，人
民经济水平低下，旧货寄售、废品回
收等行业也就应运而生。那时，在我
家附近就有各种各样的旧货商店、
寄售商店、废品回收站等，都是我家
经常会去光顾的店家，大到整套家
具，小至鸡毛桔皮都有。在那时，买
卖旧货废品，也成了我生活中的一
个重要部分。
有一年，我凭票买到了只新的

木头浴桶，就要处理掉那只又大又
沉的旧浴桶，我掮着它到南京西路
一家旧货店，店方只肯出 8元钱收
购，比我买进时少了很多。我心里有
所不甘，便掮着它走过两条马路到
青海路的“国营旧家具商店”，不料
他们开价只有 7元，我只得再掮着
它回到前一家去卖掉。如此来回奔
波，这“一元钱”让我记住了一辈
子，所以终身不肯滥用钞票。
还有几样当年没有及时卖出去

的旧货，也是终身铭记在心。那时用
在医疗上的X光底片，国内还不能

生产，所以居民手里有用过的旧X
光片子，也可以高价回收、处理后再
次使用，回收时论分量计价。我在年
少时肺结核多次发作，家里有二十
来张旧片子，当时曾想卖掉，几经犹
豫错过了时机，没有卖掉，到后来国
内能够生产了，就变得一文不值。
还有进口的玻璃镜子，当时也

是奇货可居。因为那时我们国家还
不能生产优质的平板玻璃，而要修
配汽车前面的那块挡风玻璃，一定
要用高质量的平板玻璃，所以汽车
行业只能回收旧的进口穿衣镜来
加工以应急。最早我曾把家里嵌在
墙上的一面试衣镜卖掉，大约一个
平方，得款 30 元，相等于现在一千
多元，那时来说，也算是笔小财。
那年我正打算结婚，在国家旧

家具商店看中一套旧家具，里面含
有梳妆台，梳妆台的大镜子已经坏
得满目疮痍。起初我打算把梳妆台
从整套家具中剔除掉不买，营业员
说卖主留下它也没用，打算再便宜
点，70 元一起卖，要知道平时单单
这面镜子就可以卖得 40 多元。我

想想此话不错，才买了回来，但是一
直没有处理掉它，过了几年，换了面
新的镜子。那时国内已能大量生产
汽车玻璃，旧玻璃已经卖不出去，这
块旧镜子，只得自己动手用榔头敲
碎了它，送到垃圾房里去。
上世纪70年代，国内还没有电视

机、录音机，我花了一个月工资买了台
电唱机，那时也算是高档的享受。改
革开放后，各种家电涌入市场。到
1993 年我买了整套的落地音响，就
把这台电唱机拿到寄售商店去卖掉，
而他们已经不回收这种商品，看我拿
得吃力，愿出一元钱收下，我也不想再
掮着它回家，干脆送给了他们。
当年的废X光片、坏的镜子玻

璃之所以值钱，是因为物以稀为贵；
旧货商店的风起云涌，是为了让废旧
物资物尽其用。而现在旧货店差不多
全部关门，居民家里那些几乎崭新的
家具、衣服都已经卖不出去。这种种
现象都见证了我们国家经济繁荣、生
产发展的伟大成就。我们那一代人过
去卖旧货的情景，说给下一代的年轻
人听，也许就像天方夜谭一样。

文 朱家瑛（天原二村居民区）

五十年前，我从苏州市一中下
乡插队到太仓老闸公社大众大队，
这是一个地处偏僻的村子，村里有
一所小学校，“小”到仅有一间教
室，一名教师。在“学校办到家门
口”的潮流下，这样的小学在农村
不少见，但它是当时全县独一无二
的四复式单班校。学校原来的老师
被调走，三十多名一至四年级的小
学生无人上课，于是大队干部从田
间把我找来，要我“顶”上去。
十八岁的我成了这个复式班的

“孩子王”。没有人帮助，没有人监
管，“校长、教师、工友”聚一身，一
切简陋到不能再简陋：哨子、粉笔、
黑板是仅有的教具。没有上过师范，
更不懂复式教学为何物的我，面对
三十多名不同年级的小学生，真不
知所措。四个年级共有语数八门主
课，三四年级还各有一门常识课，单
是教科书就有十本；唱歌、画图、体
育是列在课程表内的，当然必不可
少；一节课四十分钟时间，平均每个

年级的直接教学时间只有十分钟，
教学难度可想而知。
我凭着对自己小学生活的回

忆，不断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难得
有机会去其他学校听复式老师的
课，我才慢慢懂得了复式教学的三
要素：动静搭配，自动作业和小助
手。备课笔记大多写在教本上，每周
的唱歌课都安排在周一，因为只有
经过星期天的休息，嘶哑的嗓子才
得以稍稍舒缓。有时，公社召开各学
校负责人会议，说是有重要精神要
贯彻，我接到通知后还真犯愁，从村
校到镇上，来回步行要两小时，碰到
雨天道路泥泞更是难以行走。不去
不行，要去却没有人代课，只能安排
自动作业，教会“学生小助手”协
调，才不至于“关门打烊”。日复一
日，我辛苦地工作在农村复式教学
的第一线。
三年后，公社教委会首次组织

小学各年级语文学科的抽考，我所
教的四个年级中有三个年级被抽
到。没想到，我教的复式班学生竟在
全乡十所小学中名列前茅。虽然

“智育第一”的思潮一度又遭批判，
但我的工作态度和教学能力由此得
到了大家的认可。我被选送参加县
和地区教育部门组织的业务培训，
业务能力有了长进，第一批被转正
为公办教师，多次在全县复式教研
活动中上公开课。
我在复式单班校整整工作了八

年，和当地的学生和家长熟如家人。
复式班出来的学生日后也有考取中
专和大学，毕业后有的服务于本乡
本土，有的留在大城市担任医疗和
教科研工作，我为他们骄傲。我常感
叹：农村小孩并不笨，如果他们从小
不受复式教学的局限，肯定会更有
出息。
八年中，住的是知青小屋，方圆

几里路没有商店，吃菜还得靠自己
种植，和外界联系的纽带就是乡村
邮递员。在漫长的岁月里，信件和一
份《解放日报》是我最奢侈的精神
食粮。
八十年代末，我被推荐到太仓

市教育局教研室担任复式教研员。
当时，全县的复式班已减少许多，乡

镇附近的村校大多合并到镇中心小
学，只有距离中心校较远的村校才
设复式班，也大多是两复式班，不再
存在四复式模式。每个星期，我都要
下村校听课二至三次。一大早出发，
赶农村公交班车到达乡镇，然后在
中心校领导的陪同下骑自行车去所
属村校听课，自行车一般要骑四十
分钟以上。一到村校，抓紧时间听
课，专心致志笔记，诚恳客观评课。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下乡听课后，我注重积累素材，

认真整理归类，及时分析总结，再结
合自身从事复式教学的体会，到各
镇为复式教师做业务讲座；还为太
仓师范学生上复式教学示范课；并
成立了复式教研中心组，编辑《太
仓市复式教学论文集》。苏州市教
育局教研室还在我市相关乡镇搞
了大市级复式教研活动，专家们听
课，听论文交流，还参观了有复式班
的村校，对我市的复式教学工作给
予了充分的肯定，我撰写的复式教
学论文还在苏州市教学学会论文评
比中获奖。

我在复式教研员的岗位上奔波
了又一个八年。随着时代发展，乡镇
合并，乡下的烂泥小路改造成了水
泥大道，直通各镇中心校，农民富
裕了，出行工具也升级了，家家都
有摩托车或私家车。苏南地区乡镇
中心校的办学条件不断提升，农民
迫切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先进的
现代教育，于是，撤销村校势在必
行，学生都转到中心校上学，农村
复式教学从此寿终正寝，完成历史
使命。我从复式教研岗位“下岗”
也就顺理成章。
复式教学是我走上教学岗位的

起点。有了这段经历底蕴，后来无论
担任学校行政工作或是师资培训工
作，再难再累，我都觉得还是当年的
四复式教学最辛苦。
复式教学由旺到衰，是江南农

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日
益提高的必然结果，我可谓是这段
教学改革史的实践人和见证人。
今昔对比，感慨万千，由衷祝福伟
大祖国的教育事业繁荣昌盛蒸蒸
日上。


